【问题分析】    近年来，植保无人机的飞防作业以其高效、喷洒均匀、精准以及人药分离等特性和优势，使无人机飞防植保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并逐步成为农林植保的主流作业方式。自2020年起，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将植保无人机作业纳入了购机补贴目录，这进一步推动了本市飞防植保行业的发展。2020年，仅大疆植保无人机在上海的飞行作业面积就达到124.83万亩次，累计共28.4万架次。

虽然我国无人机技术领先于世界，但因农村田间地况复杂（贴近村庄、高压线缆、斜拉线、树木等），导致无人机飞行事故时有发生。据查，主流植保无人机的载药量在20-40公斤，作业时总重量达50公斤；据一般无人机维修站维修数据预测，平均每天会有50个“炸机”事故。尽管植保无人机是在郊野农田作业，但随着无人机数量和作业面积急剧增长，特别是外来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大，伤人事故、损物以及割断高压线等风险越来越高。如2018年在崇明就发生过单旋翼植保无人机致人死亡的事故。而且，农林飞防除了无人机飞行安全以外，还涉及生产安全和农业技术等方面。如作业不当则非但没有药效，反而会造成环境污染，对农作物产生药害，甚至影响周边的鱼虾蟹和其它农作物养殖或生长。如本市崇明、青浦等区已出现了法律纠纷并诉诸当地法院。目前，该领域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管理主体和职能不明确。民用无人机属于民用航空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主要针对有人驾驶航空器；而植保作业属于农业生产活动，且基本为超低空飞行，情况较为特殊，因而出现了农委、民航、公安等部门管理主体不明确的局面。目前实际操作中，主要是由农业执法机构对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开展一定的管理。

相关管理制度尚未出台。目前国家和本市尚未出台针对性的专业法规，有关政府部门甚至还没有制定规范性的管理文件，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尚未形成。

作业人员水平良莠不齐。目前无人机植保飞防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操作水平、人员素质等参差不齐，有很多植保无人机厂商有免费的销售培训，一般培训2-3天就可拿到厂商的操作证，实际操作水平则差强人意；特别是外来从业人员众多（从维修站的数据分析，有接近一半是外来户），也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每年的7至9月是农业水稻植保作业季，仅在上海本地就将有超过1000台植保无人机进行空中农药喷洒作业。而目前植保无人机的管理工作还很不规范，有些方面几乎处于空白，对于这样的新兴行业领域，加强管理已是刻不容缓。        

【对策建议】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确定主管部门，出台管理规定。尽快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明确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无人机植保飞防专业的主管部门（具体由农业执法机构来落实），民航、公安、当地政府等部门依法作好配合工作；在管理专业法规规范未明确之前，尽快研究出台相关管理规定（规范性文件）。

实施作业人员报备管理制度。农业执法机构要求所有在上海本地作业的飞手（含外来飞手）主动报备：飞手信息、操作证，无人机型号和保险等数据记录，并进行例行检查，对未报备的飞防作业则予以叫停。其中，今年对有证的飞手暂不处罚，给予补报备的机会。明年春节后，要求所有将在上海从事飞防作业的飞手及其设备，在作业旺季前需到指定机构进行年度审查，审查合格发放许可证后，方可开展作业。

强化作业人员上岗专业培训。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须做到培训先行。希望主管部门明确培训要求。目前，较为适合的是UTC植保培训（民航协会的职业证书，培训8天）。浦东、金山、青浦等区已开展UTC补贴培训，成效很好。

试点建立专项的奖励机制。无人机植保飞防是新兴领域，本着支持和服务三农发展的需要，可试点设立专项奖励资金，激励引导行业从业人员有序规范作业，将安全隐患有效清除，尽可能避免安全事故，收获最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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